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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作为审美活动的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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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虚拟世界隔绝了物理身体的进入，网络直播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在赛博空间的延
伸，尽管暂时“剥离”了身体的物理属性，以“符号”的形式游走于赛博空间，但在身体意识的作用下，
借助“社会身体”中介，依然与现实人格身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展现出人的基本欲望与原始
冲动，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网络直播中，由于生理感官的嵌入，审美感知产生独特的联觉
互动，从而使人获得一种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融合体验，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
然而，由于物理身体的隐退，主体间的交往变得异常脆弱，所指意义容易发生漂移，过于凸显的感性属
性容易使观众陷入一种较低层次的审美活动中，有可能限制审美判断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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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电子竞技与泛娱乐产业的日趋成熟，以及商
业资本的大量涌入，网络直播呈爆炸式增长，用
户规模高达 4．2 亿，市场规模接近 400 亿元。作
为一种互联网文化的新业态，网络直播不仅改变
了人们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丰富了人们
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还进一步拓宽了传统美
学的研究疆域。然而，野蛮式的增长过后，网络
直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截至 2018 年 12
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3．97 亿，较 2017 年底减
少 2533 万，用户使用率为 47．9%，较 2017 年底
下降 6．8 个百分点。”［1］412018 年，网络直播进入
了一个调整转型期。与此同时，学界对于网络直
播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新闻与传媒、文化与教育、
信息与技术等领域，尚未将其纳入美学的研究范
畴，即没有从审美层面对其展开深入的探究与分
析，从而做出较为客观的定位与评价。
一、何谓“网络直播”
目前，学界关于“网络直播”的定义莫衷一
是，还存在着争议。通常认为，“网络直播是通过
录屏工具或者手机在互联网平台上对表演、展
示、互动等行为进行实时呈现，是一种新兴的在
线娱乐或服务方式”［2］。所谓“网络直播”，就是
基于当前的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在智能手机、
电脑等终端设备上通过网络传输信号，将活动现
场以多媒体形式展现出来的一种传播方式，随着
黏性用户的集聚，它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交
平台。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在赛博空间的拓
展与延伸，网络直播也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一种休闲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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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网络直播兴起之前，“直播”就已
经存在着。不过传统意义上的“直播”更多地是
指电视或电台的现场直播或实况转播，例如每年
三月的“两会”现场直播、“世界杯”总决赛实况
转播等。“网络直播”与传统意义上的“直播”有
所不同。要想准确地界定“网络直播”，必须把
握实时交互性、沉浸式体验和移动便捷性三个基
本特征。所谓实时交互性就是基于迅猛发展的
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直播内容的生产与观
看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 网络信号不稳定所导致
的延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而观众能够获得
一种高度的实时在场感。这就区别于传统广播、
电视节目的录制－播放模式。不仅如此，在网络
直播的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弹幕评论系统能够
实现主播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高度的实时互
动，观众不仅能够欣赏网络直播的内容，还可以
参与到网络直播当中来，甚至影响主播对直播内
容做出实时的调整与改变。这种高度的实时互
动性是传统电视电台节目中的观众热线与短信
平台所无法比拟的。所谓沉浸式体验是指观众
在观看网络直播的过程中，突破了以往被动观察
者的思维惯式，获得了一种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
沉浸式的融合体验，感受到自己也成了网络直播
这个赛博空间中的一部分，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
各自坐在家中的电视机或收音机前，如同一个个
被隔绝的孤岛。而移动便捷性是指网络直播借
助于平台的技术支持，用户只需要一台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就可以实现内容的制作与观赏，甚至
可以边走边播、边走边看，不同于传统广播、电视
节目的制作需要动用许多大型的专业化设备才
能完成，这极大地降低了内容创作与欣赏的技术
准入门槛，促成了网络直播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的
感性释放与话语狂欢。
“根据直播内容，当前较为流行的网络直播
平台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别: 秀场直播、游戏
直播、泛 娱 乐 直 播、垂 直 领 域 直 播。”［3］ 其 中，
“秀场直播”以劲歌热舞、才艺展示、喊麦等为
主要元素，代表平台有 YY、六间房等。“游戏
直播”则侧重于英雄联盟、荒野行动、刺激战场
等电子竞技游戏的技术讲解与赛事直播，以斗
鱼、虎牙、企鹅电竞等为代表。“泛娱乐直播”
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美食、手工艺、购 物、旅
行、彩妆等生活各个领域，代表平台有熊猫、映
客等。而“垂直领域直播”主要面向那些对教
育、财经、汽车、商务、医疗等专业领域有需求的
人群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代表平台有微吼、易
直播等。
网络直播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
根本原因在于它不仅拓宽了人们的审美视野，而
且具有传统电视直播所无法比拟的互动性与在
场感，在身体意识的作用下充分调动了生理感官
的参与，这也是网络直播的独特魅力所在。当生
理感官嵌入后，审美感知产生独特的联觉互动，
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的融合体验，丰富了
人们的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当然，网络直播的
发展也离不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电子竞技
与泛娱乐产业的成熟，以及商业资本的大量涌入
带来的助推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因素就是网络直播很好地契合了后现代语境下
的“话语狂欢”。后现代语境下的网络直播明显
带有解构宏大叙事的意图，将话语重心从“宏大
叙事”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同于传统
电视直播的单向性传输，网络直播的一个鲜明特
质就是高度的实时互动性与身体在场感，通过弹
幕评论系统可以实时地参与互动交流，感知他人
的意见与想法，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获得一种
感性的释放与话语的狂欢。这不仅是网络直播
得以迅速发展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是网络直播的
独特魅力所在。
二、网络直播中“审美”何以可能
表面看来，网络直播的遇冷似乎是“抖音”
“快手”等移动短视频平台快速崛起所带来的阵
痛。实际上，网络直播遭遇寒流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其自身缺乏内在规范性。与此同时，学界对于
网络直播的讨论大都集中于文化与传播领域，很
少将其纳入审美活动范畴加以考察，或深入审美
层面对其进行反思。运用美学理论对网络直播
进行审美反思，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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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审美活动”范畴? 或者说，在网络直
播中“审美”何以可能?
“从人类的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审美活动是
人之作为人的本性表现之一，是人自身的一种特
殊 存 在 方 式，是 人 自 身 的 一 种 特 殊 生 活 形
式。”［4］作为后现代语境下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
的产物，网络直播是人们现实存在方式在赛博空
间中的拓展与延伸，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在
网络直播间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将自我符码
化，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其中: 每个人都拥有一
个充满个性的网名，游走于直播间，人们将自己
的所思所感通过文字、表情符号、语音等形式表
达出来，与直播间的主播及其他观众实时共享。
现实生活中的身体无法存在于虚拟的赛博空间
中，取而代之的是“符号”存在形式，人们在网络
直播间所看到的画面、声音、文字与表情符号等
都是经过采样后的数字化处理呈现出来的。每
个人不仅拥有充满个性的网名，还可以自由编辑
自己的个人资料，甚至进行身份重塑，如同戴着
面具进入一个光怪陆离的假面舞会。人们在网
络空间中以“符号”的形式存在，暂时“剥离”了
身体的物理属性，似乎切断了与现实生活的联
系。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假象，与现实存在的联
系是根本不可能完全切断的，因为在网络直播的
过程中，人们需要借助身体意识来进行意义的把
握与感知，每个人的言论与行为背后依然带着各
自深刻而独特的个性，这种“社会身体”标记有
别于血肉之躯，是在每个人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成
长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网络直播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在赛博空
间中的延伸，尽管暂时“剥离”了身体的物理属
性，但借助“社会身体”中介，在身体意识的作用
下依然与现实人格身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展现出人的基本欲望与原始冲动———性欲
与攻击力，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
在秀场直播中，以劲歌热舞、才艺展示为主要内
容，观众以男性居多。另一方面，各大直播平台
都有一套独特的打赏机制。所谓打赏机制就是
观众通过平台的虚拟商城充值会员或购买平台
虚拟代币，再通过代币购买虚拟礼物 ( 例如“鲜
花”“火箭”“游艇”等) 赠送给属意的主播。主播
通过收取虚拟礼物获得经济收益，平台从中抽
成。主播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往往会有
意无意地怂恿观众赠送礼物，并对赠送礼物的观
众点名致谢或给予更为热络的关注与回应，甚至
以赠送礼物价值的高低对观众进行区别对待，观
众会在打赏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身份的满足感，这
导致直播间时常出现炫富斗气的场面。为了获
得主播的青睐，观众之间通过不断地赠送礼物来
相互攀比争斗。这实际上就是攻击性的一种表
现，只不过是将武力上的争斗转化为了经济财力
的比拼，本质上凸显的仍然是攻击性这一原始冲
动。在网络直播这个赛博空间中，人之作为人的
本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网络直播暂时“剥
离”了身体的物理属性，在赛博空间中以“符号”
的形式存在，但其背后的“社会身体”标记使其
与现实人格和现实身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在赛博空间的延
伸，网络直播仍然是人自身的一种特殊的生活
方式。
在网络直播间中，互联网信息技术所营造的
多维仿真效果使审美主体沉浸于其中，无法自
拔。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歌舞、器乐、书法、情景
短剧等各种形式的艺术表演活动，英雄联盟、王
者荣耀、刺激战场等电子竞技赛事直播与技巧讲
解娱乐活动，而且可以欣赏到插花、剪纸、烘焙、
瑜伽等生活美学内容。除此之外，观众还可以跟
随户外主播的镜头游历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体
验不同的风土人情与人文景观。网络直播作为
自然、社会、主体等不同场域的综合体，不同性
别、阶级、社会背景的主体感性体验、审美经验在
此交汇碰撞，拓展了人们的审美视野。而且由于
生理感官的嵌入，审美感知产生联觉互动，高度
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的融合体验也丰富了人
们的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
三、网络直播的“审美性”分析
“审美活动的四个要素: 审美活动的主体、审
美活动的对象、审美活动的 性 质、审 美 活 动 过
87
第 31 卷 第 4 期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年 8 月
程。”［5］在网络直播中，主体依然是现实的从事
实践的人。如前所述，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带
来的是观赏内容呈现方式的变革，画面、声音、文
字等都被进行数字化、符码化处理。尽管虚拟网
络世界隔绝了物理身体的进入，人只能以“符
号”的形式存在，但“符号”背后的“社会身体”标
记依然标示着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传统意义
上的审美对象包括自然风光、社会风土人情、艺
术作品以及精神文化遗产。对于人的“审美”而
言，网络直播的出现并非是对审美主体或审美对
象的彻底颠覆，而是审美对象呈现方式的创新与
变革: 在传统的“静观”外另辟一途，强调此前被
压抑、忽视的身体意识的参与，调动生理感官的
嵌入，使我们的审美感知产生独特的联觉互动，
获得一种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的融合体
验，从而丰富我们的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所
以，这种审美对象呈现形式的创新与变革，是身
体意识的强化与审美感知的延伸，并不会改变审
美活动的基本性质。
实际上，“审美”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特别
是进入消费社会以后，“审美”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发生了重要的转向。鲍姆嘉通最早提出“审
美”的概念，他将专门研究感性认识的新学科命
名为“美学”，并且将“审美”纳入感性研究的范
畴，以区别理性认识。而在康德看来，“美”可以
通向“真”和“善”，以此实现纯粹理性与实践理
性的沟通。到了 19 世纪，“审美”的内涵不断游
移，概念的边界变得模糊不定。杜威就认为，日
常生活是审美活动的源泉，应该恢复日常生活与
审美经验的延续性，反对将二者割裂开来，倡导
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内在的审美价值。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艺术传播
媒介的日新月异，人们的审美活动日益丰富，审
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审美”概念的泛
化已经打破了与欲念、名理、实用的对立，溢出了
传统美学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探讨。“从认知程度
来看，这种既不属于单纯的生理快感体验，但对
审美性认知有着增强效果的复合式生理性感知
体验，我们可称之为‘亚审美性’，其作用在于提
高审美信息接收的有效度，有别于单纯的功利性
快感体验，它是一种带有整合化特征的非审美性
因素。”［6］随着人工智能 ( AI) 和虚拟现实技术
( VR) 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直播等赛博空间新
范式中，“社会身体”标记联系着“符号”存在形
式与现实人格、身份，在身体意识的作用下得以
充分地调动生理感官的嵌入与参与，从而获得一
种独特的联觉互动的感知融合，不断地擦拭着传
统的艺术边界，拓宽美学的研究疆域，促进审美
的发展与人类的自由解放。
当前，全球正处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变
革期，宽带技术的进步、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智
能手机性能的提升，为网络直播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保证了网络直播更美观、更流
畅、更及时，这些都给网络直播的迅速推广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这样一种技术繁荣的
鼓舞下，一些人文学者为之振奋，却忽略了技术
繁荣背后潜在的审美危机。“赛博公民简化了从
感性沉浸到意义呈现的策略，而是将感性、身体
和意义纳入瞬间的审美高峰体验之中，这便同审
美活动和美学话语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并且重构
和恢复了审美主体的感性本质。”［7］诚然，鲍姆
嘉通认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感性认识的完
善，“感性”是美学的本意和出发点。美学的学
科价值正是将感性从理性的窠臼中独立出来，赋
予主体的审美以合法性价值。康德在《判断力批
判》中虽然也是从“感性”出发，但他最后还是将
其归于普遍性或者说理性。因而，如果过于强调
网络直播的感性属性，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较低层
次的审美活动中，限制了人们审美判断力的发
展。尤其是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缺乏完善判断力
的青少年而言，网络直播会给他们带来某些负面
影响，使他们沉迷其中，甚至无法自拔。
过去的 2018 年，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减少了
不少，用户使用率下降 6．8 个百分点。网络直播
的遇冷不仅仅是由移动短视频的冲击所致，更为
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在商业资本助推下的“野蛮生
长”，缺乏内在的规范性。与此同时，学界对网络
直播的探讨还停留于“技术”与“现象”表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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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其纳入美学的研究范畴，没有透过表层现象
深入到根子里进行审美反思。正如前面所提到
的，赛博空间隔绝了物理身体的进入，人们将画
面、语音、文字、表情进行符码化处理，以“符号”
的形式进入网络直播间。人们可以自由地编辑
个人资料，甚至进行身份重塑，如同戴着面具进
入一个假面舞会。人们游走于网络虚拟世界，在
获得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融合体验的同
时，也获得了一种感性的释放与话语的狂欢。毋
庸置疑，这种合理限度内的感性的释放与话语的
狂欢有助于身心的平衡，能够丰富我们的审美生
活与审美体验。但是，如果缺乏内在的规范性，
一味地博眼球，无限地强调感性体验而缺乏理性
的规范与引导，将会导致身心的再度失衡。在这
个过程中，不能任由网络直播“野蛮生长”，应当
建立健全外部监管制度，保证社会的公正良序。
另一方面，在降低技术准入门槛的同时，内部应
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坚决抵制恶俗恶趣及暴力血
腥内容，鼓励创作健康、富有正能量，且具有高雅
情趣的审美内容，将网络直播的发展引向感性与
理性交相辉映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让网络直播
真正走出遇冷的困境。
四、结语
如前所述，网络虚拟世界隔绝了物理身体的
进入，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在赛博空间的延
伸，网络直播也暂时“剥离”了身体的物理属性，
以“符号”的形式存在，游走于赛博空间。但这
种暂时的“剥离”并非彻底的绝缘，在身体意识
的作用下，网络直播借助“社会身体”中介，依然
与现实人格、身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
展现出人的基本欲望与原始冲动，表现为一种特
殊的生活方式。网络直播的出现，并非是对审美
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彻底颠覆，而是一种审美内容
呈现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因而审美性质也未发生
颠覆性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身体”标
记作为“符号”的存在形式与现实人格、身份的
中介，在身体意识的作用下能够充分地调动生理
感官的嵌入，使审美感知产生奇妙的联觉互动，
从而获得一种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融合
体验，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然
而，由于物理身体的暂时“剥离”与隐退，赛博空
间中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变得异常脆弱，所指意
义容易发生漂移，过于凸显的感性属性容易使观
众陷入一种较低层次的审美活动中，限制了人们
审美判断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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